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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千里和潮生差不多喝了整整一个晚上。

一直到天有些亮了，光线从窗户爬进来，爬到

潮生爹也就是谢保长为潮生准备的婚床上。

支千里喷着酒气站起身来，连警服也没来得

及脱，就歪倒在了婚床上。潮生皱着眉头说你

不要弄脏了，晚上成亲，阿针要骂我的。

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里斯本丸

号，距离这船沉没，大概还有五十多分钟。

支千里打起了呼噜。潮生睡不着，十分兴

奋，因为傍晚，住他家隔壁的阿针姑娘就要过

门给他当老婆了。潮生的爹曾语重心长地跟

潮生说，你好好让阿针给咱们家生三个儿子，

一个捕鱼，一个经商，一个当官。不要让我们

再三代单传了。

1942年，潮生和支千里在春天认识。支千

里是定海东区警察大队下属短枪中队的副中

队长，他敞着怀，吹着口哨，一只手按在腰间

的手枪上，像一只横走的螃蟹。在一个小酒馆

门口，支千里闻到一阵酒香，喉结不失时机地

滚动了一下，于是他用力吸吸鼻子，横着踱到

柜台前，笑望着柜台后面那个抖成一片树叶

的男人说，老板生意兴隆啊！男人愣怔一下，

把自己弯成一只驼背的虾公，神情谦卑地听

着支千里强忍住笑的声音：现在这世道兵荒

马乱，要没个像我这样英明神武的警察保护，

我真担心这里会遭殃。

男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长官，求你放

过我吧，日本人上两天刚来过，我们小本买

卖，实在拿不出钱了。其他食客一看情况不

妙，纷纷起身尿遁，只有潮生把杯子往桌上一

顿，跛着一条腿，一瘸一拐地站出来说：你一

个警察不去除暴安良，倒在这里收保护费，你

对得起你爹娘吗？

支千里把眼睛眯起来，饶有兴致地上下打

量潮生一番，笑了。支千里走到潮生面前，拍拍

他的脸说，瘸子你听好，我爹早死了，至于我

娘，支千里的眼前浮起了一张涂满雪花膏的松

垮的脸，和大家都知道比狗皮膏药还要难缠、

比算盘珠子还要精明的个性……一想到这里，

支千里就觉得心烦气躁，一个拳头也顺势挥舞

出去。潮生的鼻血像两根面条一样挂下来，潮

生没擦，扑上去和支千里扭打起来。两个人你

来我往谁也不服输，打到最后都打不动了，支

千里忽然放声大笑，潮生也笑，于是那个一直

躲在柜台后面的店家就看到，两个满脸是血的

人竟然坐到一张桌子上喝酒，后来都醉了，就

四仰八叉着并排躺在酒馆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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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潮生一脚踢醒了

支千里。支千里说，你干什么？我和许多多正

要亲呢……

潮生说，我听到一声巨响，会不会是日本

人又打过来了？

支千里说，你别瞎想八想。

潮生继续想他的阿针，嘴角浮着笑，我有

一次看到阿针坐在岸边补渔网，后腰露出一

小片肉，那么白，像月光一样。

支千里冷笑一声说，好，你们家娶月光进

门，油灯都不用点了。

潮生兴奋地说，那你什么时候娶你的月

光，我听说，那个许多多，盯上了国文老师朱

得才，你要加油。

支千里不说话，后来叹了一口气，我一表

人才，她怎么会去盯朱得才呢。

支千里已经三十有余了，可无论是大家闺

秀，还是小家碧玉，支千里都瞧不上，偏喜欢

去骚扰大字不识一个的许多多。许多多在东

极开了一间小杂货铺，支千里常以巡岛的名

义坐船过来，专门上她那里买一包香烟，或者

是拿一盒洋火，有时他向着石墙伸出一条手

臂，趁许多多不注意，突然就把她斜压在自己

的身下，于是许多多一边挣扎，一边无比厌恶

地叫骂，臭流氓，你快放开我！其实许多多长

得并不出众，支千里觉得她很像是一棵雨后

的青菜，真实，有生命力。他转念又想，朱得才

那个酸秀才到底那点比我强啊。正在给谢保

长写对联的朱得才，这时候忍不住连打了三

个响亮的喷嚏。朱得才为岛上所有人家免费

写对联，他无论走到哪儿，人们都恭恭敬敬地

称他一声：朱先生。

那天，绯红的晚霞铺满了海面，把赤着脚

在礁石滩赶海的许多多也涂成了红色。许多

多满意地看着竹篮里热闹非凡的海螺、螃蟹

和海胆，大步流星地向着岛上由祠堂改建的

学堂走去。她果然看到朱得才手里捧着一卷

书，摇头晃脑地在给孩子们讲戚家军海岛抗

倭的故事，月光布满了征衣。许多多其实已经

听过很多遍了，可每一次听，她都觉得意犹未

尽。讲这些的时候，朱得才的眼中有一种忧

郁，是在那些年轻的渔民身上看不到的，至于

那个胡搅蛮缠的警察支千里那就更没个正形

了。她一点也不知道，那一刻，她看向朱得才

的眼睛里装满了东极上空亮晶晶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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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针一动不动地坐在屋里，她单薄的身子

上已经套上了红嫁衣。她红着眼眶，叹了一口

气，把手里的剪子攥得更紧了些，夜里那个瘸

腿男人若是靠近，她就用它扎过去。阿针的心

底早就住进了一个人，他是岛上一个年轻的木

匠，成天敲敲打打木材，也敲敲打打她的心。那

天阿针像一头小獐一样跳到木匠跟前说，你又

在做什么？木匠愣了一下，做一张婚床。阿针

问，这是哪家要娶新娘？木匠停下手中的活计，

很深地看了阿针一眼说，这里打得起这种婚床

的，只有谢保长家。阿针哦了一声，脸红了一

红，那你以后也愿意为我打一张这样的婚床

吗？木匠点点头，便不再说话，他使出全身气

力，不一会儿就卷起了一大堆的刨花。

那时，阿针还不知道爹娘收下了谢保长家

送来的一袋银元。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像一条粗

麻绳，瞬间把她的思绪绑回了小屋。啃生番薯

的阿弟，好像永远也吃不饱，即便全家人把最

好的最多的口粮都留给他，阿弟还是像一根竹

竿一样，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他的排骨胸中

仿佛拉着一个破风箱，每次费力地咳嗽一次，

那张凹陷的小脸就憋得喘不上气来。终于有一

天，阿弟更加费力地咯出了一口鲜血。娘像一

只受到惊吓的老母鸡，飞扑过去抱紧阿弟。阿

针也央求过爹快撑船带阿弟去大岛上治病。可

这个贫瘠的家，值点钱也就是这个女儿了吧。

阿针娘捧着一碗番薯汤进来了，汤是难得

的浓稠：阿针，多少还是吃点吧，阿针不响，坐在

镜前一动不动。就在阿针的眼泪滚滚落下时，一

阵急促的敲锣声打破了小岛早晨的宁静。

阿针把湿漉漉的目光投向窗外，看见隔壁

的谢保长打着哈欠，一边乱扣短褂上的纽子，

手搭凉棚，顺着阿四拿锣槌遥指的方向凝望，

烟波浩渺的海平面上，正有大量的不明物体

朝着这里漂移过来。

布匹？是一捆捆的碎花布匹！海岸上看热

闹的人们越聚越多。谢保长看着这么多从天

上掉下来的馅饼，觉得是时候发挥他的领导

才能了。他迅速盘上那几根稀疏的头发，一只

手叉腰，另一只手向着天空一挥说，都跟我出

海。岛上的渔民们踌躇了片刻，纷纷划出自家

的木渔船，或者是小舢板。就在谢保长带人一

脚踏上船甲板时，潮生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

他爹身后，摇摇晃晃着也要上船。谢保长狠狠

盯了儿子一眼，对着支千里说，支警官，你给

我看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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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四的小舢板划得最快，就在阿四奋力向

更远处的漂浮物划去时，海平面上出现的景

象让他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

一条巨大的运输船冒着滚滚的黑烟，一头

已经栽入海里，像一只垂死的巨鲸正在迅速

沉没！阿四，你那舢板禁不住浪，别走太远了。

后面的谢保长觉得阿四的状态有一些不对，

紧接着他也同阿四一样，好像变成了一个呆

住的木头人。

在远处沉船的背景中，谢保长发现周围聚

集了好几条挂着膏药旗的军船，伴随着隐约

的呼喝和不断的枪声，沉船上越来越多的人

像鱼一样纵身跳入汪洋大海中，这一切仿佛

是一场可怕的梦境。

抱着一船布匹的谢保长用力揉了一下眼

睛，那些在海面上痛苦挣扎的绝望面孔，让他

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快！扔掉布匹，跟我去救人！谢保长把辛

苦捞上船的布匹统统丢回掉海里。他身后的海

岸上，越来越多的渔民自发跳上下船，纷纷摇

着船撸下海救人。酒精在潮生的血液里一路狂

奔，他热血沸腾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幕幕，忽然

侧过头，朝支千里笑了一下说，你别看我是个

跛子，你信不信，在水里我绝对游得比你快。支

千里后来才意识到，这是潮生留给他的最后一

句话，他记得当时浑身酒气的自己用一条胳膊

用力搂了一下潮生的脖子，然后豪气冲天地

说，如果不下海，那就不是男人。潮生便又笑了

一下，拖着他的瘸腿就朝着海边快步走去。就

在潮生有些踉跄地跳上阿针爹的那条小木船

时，一把剪子呼啦啦被丢进了一处灌木丛里。

阿针立在屋门前紧咬着嘴唇，阿弟牵着她的一

只手问，姐姐，爹和姐夫为什么出海？阿针喃喃

地说，救人一命，天上一星。阿弟似懂非懂，一

阵猛烈的咳嗽又扼住了他的喉咙。

支千里显然喝多了，摇摇晃晃地拔出枪，

对着天空就是嘣的一枪，青壮年会水的，集体跟

我下水，那几条船组队往东北方向，这几条跟着

我往东西方向去。支千里带着大家就要往前冲，

一个清脆的声音绊住了他的脚步。我也去！是许

多多。支千里一惊，回过头看到许多多从一群妇

孺当中站出来，身边站着朱得才，想把许多多拉

回去，所以他喋喋不休地劝她说，命只有一条，

其他人会去救的啊。支千里听了这话就很气愤，

他把警服一脱，露出一身腱子肉，正大光明地走

过去，抬手就给了朱得才一个响亮的耳光。耳朵

嗡嗡的时候，朱得才听到支千里用深情的口吻

对许多多说，多多你等我回来。

那天的后来，东极的两百多个渔民一共救

上来了三百八十四个大鼻子。他们也不知道

大鼻子的来历，只是想着，要是不去的话，那

些人都会死的。支千里和渔民一样，在海上争

分夺秒地往返救人。甚至有一回，支千里非要

再拉一个大鼻子上来，结果小船太挤，船翻

了，所有人落入水中，差点被海浪冲散。

后来浑身湿透的支千里疲惫地爬上岸，他

看到了谢保长，和贴在谢保长脸颊一侧的几

根憔悴的湿发。谢保长在听到潮生已经被海

龙王带走了的一瞬间，衰败成了一个佝偻的

老人。他坐在一块礁石上，面朝着烟波浩渺的

大海发了很长时间的呆。没有人上前打扰。人

们集体沉默着。

夜里，婚宴照常进行。谢保长夫妇灰黄着

两张脸并排坐在堂上。新娘阿针一个人庄重地

完成了叩首跪拜礼，她对公婆说，东福山岛针

氏入嫁谢家，从此以后恪遵妇道，侍奉公婆。围

观的人群中，支千里默默看着仪式的进程，忽

然想到昨天夜里自己还在和好兄弟潮生坐在

一块儿喝酒。潮生非要他再喝一杯承诺，潮生

快意地笑着说，你不许走啊，我明天结婚你必

须在场。支千里表情丰富地说，那你告诉我，明

天晚上的伴娘漂不漂亮，有没有许多多？潮生

潮红着脸大笑着说，你个浪荡子，专情起来真

要命。支千里拍了拍腰间的那支枪，对潮生嘻

嘻哈哈地说，那我这个警察晚上要来查夜闹洞

房，潮生胸有成竹地说，尽管放马过来，等你和

许多多结婚时，我一定加倍奉还。说完两个人

哈哈大笑着碰杯，接着仰脖把杯中酒液全部倒

进了身体。支千里的眼眶一阵一阵地发热，他

大步流星走上前，对新娘阿针认真地说，潮生

是我兄弟。往后你就是我的嫂子。任何时候，如

果有人欺负你，我会给你拼命。他又向谢保长

夫妇说，我虽然有一个娘，你们以后也是我爹

娘，我替潮生给你们养老送终。

那天的后来，谢保长撑着一张比哭还难看

的笑脸，对所有人说，那么多人要吃饭，今天

晚上我儿子的婚礼上饭也备了，菜也有的，我

儿子已经死了，但活着的人还要吃饭，我们一

起吃吧。阿针的心里就响起了一声悲鸣。宴席

中，她看到支千里敞着怀，捧着一只海碗，到

处跟人敬酒。支千里还跟被救上来的几个大

鼻子洋人碰杯，不停地说着Cheers，Cheers，这

是他会的唯一一句英语，潮生教给他的。最

后，支千里终于把自己彻底灌醉了，在露天的

院子里，横七竖八地躺成了一个大字形。有一

个女人一直跪坐在支千里身边守着他，女人

对上前询问的人们轻声说，我会照顾他的。阿

针瞧见村里唯一的教书先生朱得才也去劝了

好几回，朱得才说，真的很晚了，你该回家了。

不要你管，许多多抬头仰望了一下东极的夜

空，月亮升起来了。

大海里，挂着膏药旗的船只越靠越近，不

知道明天会是怎样的在劫难逃，但许多多想，

先管好今天的月亮吧。

月亮升起来了
———谨以此小说，献给东极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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